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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婚之--“带留学生回家过年”活动

马上要过年了，很多大学生都期待着能
够摆脱繁重的课业和学校的束缚，拥有一个
轻松悠闲的寒假。但前不久网友们因为中
国某农业大学人发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
和重庆某房地产职业学院组织的一场“带留
学生回家过年”活动争论不休，大部分都是
质疑声和反对声。

为什么这场本应该是“一举两得”的活
动，会引起网友如此强烈的反感？

学生和网友们感受到的不是“提升自己
的英语水平”、“带留学生体验中国文化”这
些“有利一面”，他们首先嗅到了一丝“危险
气息”，这股气息从山东某大学“学伴”事件
蔓延至今，一直留在广大中国网友们的脑海
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友们首先会考虑到的，就是“安全问
题”。而更让人们疑惑的是：学生们为什么
要这么做？

其实学校放寒假不能回家过年的学生
不止留学生，还有很多是留校考研和留校兼
职的本国学生，他们的留校问题为什么没有
人考虑到？

其次，带朋友去家里做客是自主性很强
的社交活动，如果有学生和某一个留学生是
好朋友，或许会主动邀请这位留学生回家过
年。但学校的“干预”让这场活动变得被动
和尴尬。

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
留学生前来学习交流，但中国的文化、习俗、
生活方式等也是学习的一部分，这些已经成
年的留学生们在来中国之前应该做好了充
足的心理准备，而不是一切都需要中国学府
来帮他们打理、安排好。

根据“对等原则”，如果中国每年出国留
学的 50多万留学生也能享受到所在国的这
种优待，中国高校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但中
国的学生去到国外，要自主学习和适应那里
的一切文化习俗，经历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甚至要打工兼职赚生活费，而我们国
家的外来留学生却“补贴”、“高薪”、“学伴”、

“包吃包住”齐上阵，某些学校就差没有在自
己衣服上贴上“保姆”的标签。

从“学伴”制度到“带留学生回家过年”
活动，这些高校的行为体现的正是一种“文
化不自信”心理，而这种心理恰恰最不应该
出现在培养中国未来人才的学府中。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

无论是在校求学的学子还是在外打工
的游子，“过年回家”就代表着温暖、温馨和
甜蜜，“近乡情更怯”本是一种“甜蜜的负
担”，但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份“怯”，更多的
是“负担”。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源于中
国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催婚。

中国特有的“催婚”现象，究其根本，还
是来自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
想；源于人们“这么大了还不成个家，这孩子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的质疑。社会上还将
这些人归为特定的群体：大龄剩男/剩女。

久而久之，那些单身男女也会出现那种
“没对象，是不是我还不够优秀”的极度不自
信心理。

虽然这种思想非常偏颇，但很多一二线
打拼的单身男女就因为“不结婚，没对象”而
被定义为“失败的人”，这一事实已经成为一
种刻板印象。而且这一现象已经被商家发
掘出一种新商机：出租男/女友。

其实这种无比魔幻的商业模式，根本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单身男女们为了避免回
家被父母、七大姑八大姨轮番“问候”，抵抗
不住“观念轰炸”的他们也只能“死马当活马
医”。

目前社会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租友网
站”，主要针对一二线城市的单身男女。网
络上关于“出租男/女友”的消息数不胜数，
不仅明码标价，而且身高、体重、籍贯、家庭
背景等等都一清二楚的交代出去。在春节
这种大型节假日期间，租友网站的生意非常
火爆。

早在 2016年，就有某租友网站的负责
人称，春节期间是租友高峰。被雇佣者的工
作大概是：假装男/女朋友，应付父母，参加
聚会，陪见朋友，旅行伴游，可结假婚办婚礼

(不领证)等等。当然，如果租的女友是某些
特殊行业出身，或者对方要求提供更多服
务，租金也会更高些。

2020年春节马上要到了，租友市场已经
活跃起来，很多人已经在“出租自己”或者

“招聘”男/女朋友，现在的租友市场已经越
来越庞大，相比几年前，市价也会“节节高”。

从“每逢佳节倍思亲”到“每逢佳节被催
婚”，如今出租男/女友已经从一件“活久见”
的新鲜事，演变为一件“见怪不怪”的常态，
但随着租友平台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注意到
了和“带留学生回家过年”一样的问题，那就
是“不安全”。

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安全，亦或是
后续的财产纠纷、信息泄露、穿帮、威胁等问
题，逐渐被很多打算租友的人所重视，社会
上也已经出现了很多因为“过年租友”而陷
入骗财或情色服务等陷阱的案例。

因此，有律师认为，应尽早将租友行业
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为其搭建更规则的平
台。若任由租友行业信马由缰，毫无保障地
发展，很难保证不会酿成大错。

但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来说，这种
行为本身，就不应该被提倡。

尽管很多子女的初衷是为了体恤父母，
不让父母担心，但这种办法一则是对父母的
欺骗，二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欺骗。

所以，无论是学校的“带留学生回家过
年”活动；还是面对家里人的“催婚”，不得不

“租个男/女友回家”，这种为了他人的需求
而扭曲自己意愿的行为，都源于一种不健康
的心理。相比“不愿将就”和“考虑到安全等
问题，不愿带留学生回家过年”而言，这才是
真正有悖于公俗良知、不利于树立文化自信
的事。

要过年了，回家就好。不必带人回家演
戏，演给谁看都不如做自己。

春运反向客流增长：“围着孩子转”新时代的宿命

传统意义上的“春运”，就是“回乡过
年”。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反向春运”
（进城过年）应运而生。父母从老家奔向大
城市，向着子女工作的地方“反向进发”已经
越来越普遍。虽然，人们总说，能团圆的地
方就是家。但是，这种“现象”在过去是极少
数的。然而，单单就铁路客运的数据显示，
春运反向客流连续四年增长，年均增幅 9%
左右，正在成为“过年团聚”的新格局。

当然，“反向春运”的体现，主要以“乡
镇”指向“一二线大城市”。具体的逻辑，也
很好理解。很多年轻人，好不容易在城市中

“扎根”，工作艰辛，生活不易，尤其假期还短
暂，回乡一趟，时间基本上都折腾在路上，这
种情况下，让父母进城过年，可能更具可操
作性。

而对于过年来讲，无论是“妈妈的味
道”，还是“爸爸的味道”，都其实属于“家的
味道”。坦白讲，在城市中打拼的年轻人，

“常回家看看”早已成为奢望。长年累月
“996”，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也会成为补
觉的最佳时机。

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年轻人不想回
家，而是在现实的严酷面前，不得不低头认
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衣锦还乡”属于大
传统。但是，当“异乡梦”不再好做时，“回乡
梦”也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很多年轻人害
怕过年，并不是简单的害怕人情世故，担忧
长辈逼婚。

而是，在忙碌的生活中，好不容易有一
段休憩的时间，自然是想清静一下。于是，
他（她）们告诉父母，“今年，春节加班，就不
回去过年了”。可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么多
班可加，就是有，总还有调休，不至于回不
去，或者不能回去。

然而，父辈一代（70后，60后，50后）可
能也读出其中的言外之意。于是，他（她）们
带着年货进城，只为让孩子过年不孤独。不
得不承认，父母终究是围着孩子转的，即便
他（她）们已经变老，也依旧如此。因为在

“大传统”背后，潜藏着“小确幸”的人生圭
臬。

要知道，“回乡过年”是乡土秩序中的重
要一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四世同堂”，

“五世同堂”是较为常见的。尤其，在春节这
种传统大节中，“团聚”不仅是互相抚慰的过
程，更是一种结构性的仪式感。长幼分明，
礼数繁重。

可现在的图鉴中，年轻人逐渐适应城市
中的原子化人际氛围，而对于宗族式的人际
氛围越来越不适应。当然，这不能归结为简
单的“忘本”。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适应新
的局面。于此，所谓的“代沟”并不是简单的
年龄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环境互相不容的一
种真实投射。

这种时候，最好的图景，就是各自安好，
互不侵犯。只可惜，从回乡过年的图鉴中，
总能看到彼此厮杀的影子。乡间的长辈们
说，年轻人越来越人情冷漠，让他（她）们赶
紧结婚，就好像害他（她）们一样。反过来，
回乡的年轻人自然会觉得，他（她）们多管闲
事儿。总之，谁都不理解谁，回乡过年自然
不欢而散。

只是，城市化的加速，不仅在消解乡镇
的人气，也在消解宗族的人气。目前来看，
过年能做到“三世同堂”，就算是完美的团
聚。很多时候，一个家庭之中，因婚姻，工作
的牵动，被打散在各地。这种情况下，即便
节日再怎么重要，也要考虑现实的生活节
奏。

离家太远的，很多时候，自然就不会选
择回乡过年。尤其，刚结婚，有小孩儿的年
轻人，更是如此。这种时候，老人们为见孩
子，为跟儿女团聚，只能奔向城市。这个过
程中，父母们还是主动妥协的一方。因为，
他（她）们不妥协，就意味着过年不能团聚。

而不能团聚，对于信奉乡土秩序的父辈
来讲，简直就是一种人生罪孽。所以，无论
怎样也要团聚，哪怕从来没出过远门，不知
道怎么上火车，坐飞机。于此，很多时候，当
媒体聚焦进城过年的父母，几千里带特产的
行为时，总让人觉得，生活对人的塑造，是不
可能被轻易改变的。

说到底，“以家庭为重的国人”，核心的
台词是“以孩子为重”。尤其，习惯于结构性

仪式感的父辈们，更是如此。所以，“进城过
年”并不是父母们喜欢城市的生活方式，而
是他（她）们为让孩子重享“家的味道”。说
到底，“往下亲”的亲缘逻辑，依然是国人亲
缘关系维持的推动力。

目前来看，“从夫居”依然是主流的家庭
秩序。这种时候，女性一旦嫁人，过年就只
能跟婆家人在一起。甚至，很多地域有很明
确的风俗，认为嫁出去的女性，在父母家过
年不吉利。总之，传统的秩序中，对出嫁女
性的切割，还是很彻底的。

但是，作为新生家庭的孩子，却成为两
个大家庭的共有产物，这种时候，如果都是
独生家庭，那么孩子就成为两个大家庭互动
的主要介质。这导致，“围着孩子转”正在悄
然地打破出嫁女儿不能回娘家过年的习
俗。并且，很多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讲究这
些风俗。

当然，交通出行的便利，信息互动的便
利，让故乡和异乡的界限也在模糊化。过
去，大多数人，一辈子的活动半径，也就几百
里地。可现在，一个人一天的活动半径，就
可以达到几百里地，甚至上千里地。这种时
候，熟悉的地域（故乡）和不熟悉的地域（异
乡）越来越不太好说得清。

并且，很多人的生活半径也很大，有些
商务人士，可能一年之中，有大半数是在酒
店度过的。这种时候，故乡的概念可能就越
来越显得没有存在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传
统意义上的故乡，不只是出生地，更是生活
的累积地。

然而，当下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故乡，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出生地。很多人
很难在一个地方呆太久。甚至，对于乡镇层
面上的故乡，很多年轻人只能留下记忆，而
永远再难真正地回去。因为，就当下的境况
而言，乡村凋敝已是现实，而城市里的梦再
怎么惊悚，也依旧有施展的余地。而故乡，
只留下父辈们所固守的习惯，别的已经面目
全非。


